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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廚房裡只有兩個女人，一個二十八、九歲的是少尉贏千尋，另一個是看上去只有十八、九歲的列兵星野桃。



星野桃團坐在角落裡，雙手抱著膝蓋，把臉埋在兩腿之間小聲地抽泣，眼淚吧嗒吧嗒一滴接著一滴，瘦小的肩膀一陣陣的顫抖，就像一隻受傷的小雞一樣讓人憐惜。



千尋坐在案板上，一條腿圈起，另一隻腿搭拉下來，兩眼氣鼓鼓的等著角落裡的那只可憐的小雞。



「列兵星野桃！妳真丟盡了我們通訊兵的臉！」



千尋指著星野桃罵道：「妳看看長谷川、留美子還有青木嶺她們，那個不是二話不說服從命令？沒有半點猶豫！可妳呢？只會躲在那裡哭！妳是個軍人！知道嗎？妳是個軍人！軍人哪怕流盡最後一滴血也不會流淚！」



星野桃聽了，哭得更厲害了。



千尋見硬的不行，只好來軟的，她走到星野桃身邊上坐了下來，一手摟住女孩的肩膀，盡量輕柔地說：「阿桃，妳想想我們是軍人，軍人要隨時準備獻出生命，現在軍隊只是要妳的身體，又不是要妳的命，對不對？」



星野桃還是哭，一邊哭還一邊使勁地搖頭。



「妳看看我們現在這茫茫的宇宙中飄蕩，食物所剩無幾，糧食機也壞了。」千尋接著說。



哇星野桃的哭聲更大了。



「妳聽我說嘛…」



千尋接著勸道：「當然如果這麼待著，那我們最後都要成為飄蕩在宇宙中的乾屍。所以我們只好在非常時刻採用非常的方法。我們這些文職兵把身體貢獻出來，我們那些在戰鬥崗位上浴血奮戰的戰友們就有了戰鬥的力量。與他們時刻冒著生命危險與敵人奮戰比起來，我們至少生命還是安全的。到了基地之後，我們可以為自己換上任何自己喜歡的身體。妳不是總嫌自己的胸部不夠豐滿嗎？到時候妳就可以搖身一變，變成個大波霸，妳想多大就有多大。」



「我才不要做波霸呢！」星野桃破涕為笑道。



「不做就不做，妳想要什麼身材隨你挑。」千尋長吁了一口氣，心想這下差不多了。



「可是……可是……」星野桃猶豫道。



「還有什麼為難的？告訴大姐，大姐幫妳搞定。」千尋拍著胸脯說道。



星野桃湊到千尋耳邊，悄悄說了幾句話，立刻又把臉埋到了兩腿之間，小臉羞得通紅。



「什麼？妳還是處……」千尋話剛說了一半，就被星野桃把嘴給堵上了。



「這好辦…」千尋摟著星野桃，說道：「妳喜歡男的還是女的？如果喜歡女的，妳看大姐我怎麼樣？我的技術不錯哦！」



千尋嘴裡說著，手已經伸到星野桃的懷裡握住了她稚嫩的小乳鴿。



「大姐，真討厭！」嘴裡說著不願意，星野桃人已經倒在了千尋的懷裡。



「其實，我都想要。」星野桃羞得把臉藏在千尋的懷裡不肯出來。



千尋一聽，笑著道：「妳看我們的軍醫兼大廚，那個姓林的怎麼樣？他可是個帥哥兒哦！迷倒多少妙齡少女啊！由他主廚應該沒問題吧？阿玲她們幾個都是經他的手，等到了基地妳去問問她們，感覺如何？」



千尋的手在阿桃的乳鴿上用力捏了一把，臉上露出了一副淫笑。



星野桃自是不依，一對粉拳在後背用力的捶打。



千尋一把將星野桃放倒在懷裡，然後在女孩柔柔的嘴唇蜻蜓點水般的輕輕一吻，女孩立刻安靜了下來，溫順地躺在千尋腿上。



千尋用手抹了抹嘴唇，心道：還是這招管用。



「可是，我還是害怕。」星野桃怯怯的說：「想到自己最終會被分成一塊一塊的放到那些男兵嘴裡，我就覺得噁心。那些男兵從來都不刷牙的！」



「傻孩子。我讓他們今天晚上每人刷兩遍牙，誰不刷乾淨就不許上飯桌。」千尋輕輕拂弄著女孩的頭髮，溫柔地說道。



「可我一個人還是害怕，千尋姐，妳陪著我，咱倆好做個伴兒好嗎？」女孩望著千尋說道，眼中充滿了期望。



「這……」千尋有些猶豫。



「怎麼？妳不願意？難道妳騙我？我會死的是不是？」女孩警覺地從千尋的懷裡坐起，直勾勾的注視著千尋，眼神中充滿了失望和憤怒。



「當然不是了，我會陪妳的。」



千尋趕緊把女孩重新摟在懷裡，她可不想前功盡棄。先把眼前的這個女孩哄進湯鍋再說，那個姓林的又不能把自己怎麼樣。她暗下決心，下週一定要一次準備兩個。



「太好了，我們現在就去。」



小女孩的臉變得可真快！







（二）







「林偉新，你給我聽著……」



千尋一腳踹開軍醫住處的艙門，頓時被眼前的場景嚇呆了。



軍醫上身穿著白襯衣，上面又有油跡又有血跡他切肉做飯和看病開刀穿的是同一件衣服，從來不換；



下身原本有條灰色的大褲衩，現在已經不見了，只剩下光溜溜的屁股；腳上的拖鞋倒是還在。



他是艦上唯一一個可以不遵守軍紀的人，他的話有時候比艦長還管用，因為連艦長也會生病受傷，也要吃飯。唯一不怕他的，就是這位千尋贏千尋了。



不過，今天她也被嚇到了。



只見林軍醫或者稱之為林大廚，雙手放在腦後一動不敢動，胯骨之下兩腿之間，本該有個龐然大物（這只是林大廚的個人觀點）的地方，懸著一個女人頭。



「原來是妳！」



林大廚發現來人是千尋，立時放下雙手，如釋重負。



他把胯間的人頭拿了下來放到桌上，轉身對僵在門口張大嘴巴說不出話來的千尋說：「我說大小姐，就算妳爸是艦長，進入男士的房間之前也要敲敲門吧？我還以為是鬼子打進來了呢！找我有什麼事？要吃的沒有，要看病等我找著褲子，當然妳要找人上床，我就不找褲子了。」



千尋指了指桌上的人頭，又指了指大廚，嘴巴一張一合說就是說不出話來。



「哈哈…」



看著千尋的樣子，桌上的女人頭發出了一陣悅耳的笑聲。



「妳笑什麼笑？剛才那麼使勁，想把我下面咬下來啊？」大廚拿起拖鞋向女人頭扔去。



「誰讓你撒手不管我的？我不咬著你，掉在地上摔毀容了怎麼辦？」女人頭抗議道。



「喂，醒醒！」大廚穿上褲子走到千尋面前，使勁在他臉上拍了拍道：「這是妳們通訊班的青木嶺，前天剛被您們吃了，今天就不記得了？」



「你……你怎麼可以這麼欺負她？她是我們的英雄！」千尋好不容易恢復了語言的能力。



林大廚嘴裡叼了支牙籤，斜眼望著這個女上尉說道：「別逗了，我欺負她？是她欺負我！前天我做她的時候，給了她點好處，讓她食髓知味了，非要吵著留在我身邊。她這個無底洞，早晚會把我搾乾了。」



大廚用手指在青木嶺腦袋下面喉嚨的地方捅了捅，示意那裡是個無底洞。



「好了，妳找我有什麼事？」林大廚一邊擺弄著手中的人頭，一邊說。



他將整個手掌都從青木嶺的脖子伸了進去，手指又從她的嘴裡伸了出來。



千尋實在是忍受不了林偉新的變態行徑，她一把將人頭奪了過來抱在懷中。



「咳咳…臭大廚，你就知道欺負我！」青木嶺氣呼呼的說。



千尋的動作太猛，讓青木嶺的喉嚨受到了刺激，一個勁地不停咳嗽。



千尋看著這個大廚嘴裡叼著牙籤、吊兒郎當的樣子，心裡猶豫不決到底要不要將身體交給這個人，哪怕只是暫時的。







（三）







聽千尋說清楚來意，林大廚一臉壞笑，把千尋從上到下細細的打量了一番。



看得千尋渾身不自在，她幾乎可以肯定，面前這個混蛋腦子裡一定正在琢磨自己身上哪塊兒肉可以做什麼菜呢！



「不許打我的主意！我只是陪阿桃走個過場，你要敢動我，小心我爸爸把你扔到軍艦外面去！」千尋警告的語氣十分的嚴厲，但也只是語氣嚴厲。



看了剛才一幕，她已經很難相信這個混蛋有什麼事做不出來了。而且，她心裡十分清楚即便自己真的被這個混蛋吃了，老爸也不能拿他怎麼樣，那幫當兵的寧可立刻嘩變把艦長煮了吃了也不願失去這個軍醫兼大廚。



在茫茫宇宙中，像混蛋這樣的軍醫比什麼勞什子艦長更能挽救他們的生命。



「隨妳。」



林大廚從千尋的手裡把女人頭拿了過來放到桌上，順手拿起工具箱…不對！是醫藥箱，拉著仍舊竭力擺出一副兇惡表情的女上尉，逕自向屋外走去。



「我也要去！」女人頭在身後叫道。



林大廚頭也不回，從腳上脫下剩下的一隻拖鞋，隨手往後一扔砸個正著。



「女人就是麻煩，沒了身子還那麼大底氣！我晚上回來把她的舌頭弄下來下酒，看她還多不多話！」



千尋張嘴本想繼續警告混蛋兩句，聽到他的話，嚇得連忙把舌頭縮了回去緊閉上嘴巴。





＊＊＊





「林…林大哥好！」



見千尋姐帶著心目中的白馬王子回來了，星野桃心裡激動得不行。



女孩向兩人深鞠一躬，然後鼓足勇氣，緊閉雙眼大聲地說道：「我已經準備好了，請多關照！」



大廚一楞沒明白怎麼回事，千尋連忙湊到他耳邊小聲解釋了兩句。



「什麼？又要我來！」大廚瞪著站在一旁的千尋怒道。



一轉身看到星野桃滿臉惶恐的神情，他心中又有些不忍，隨即降低了聲調，只是小聲地向千尋抱怨道：「我既是軍醫、又是廚師，已經很累了，每天做飯還要弄這個，鐵打的人也頂不住啊！再弄幾個像青木嶺那樣的，妳們真嫌我死得慢啊？」



「是處女。」千尋在他耳邊補充道。



「哦？」大廚先是一喜，旋即又轉作惋惜的神情說道：「那是有點可惜，這麼好的身體還沒用過就吃了，實在是不應該。」



「就是啊！」千尋連忙附和道。



「那我就勉為其難吧，妳也幫點忙給我留點力氣做飯。」大廚一幅慷慨就義的樣子。







（四）







星野桃趴在渾身癱軟的千尋身上，深情地望著軍醫說：「要開始了嗎？」



大廚打開工具箱（醫藥箱）低頭準備工具，鼻子裡哼了兩聲算是回答。



「那把又寬又大的刀，是用來切我腦袋的吧？」阿桃指著工具箱裡最大的一把刀，小心翼翼的問道。



「不是，那是用來切西瓜的。」大廚嘴裡叼著牙籤含糊的答道。



「太嚇人了，我好害怕！千尋姐妳先來好嗎？」阿桃向千尋哀求道。



千尋躺在案板上喘著粗氣，心中尋思：這個小丫頭還真能整，竟然把我給整個半死，還說是自己是個雛？！不會是扮豬吃老虎吧？不管了，都到現在了，再將就一下把她送到湯鍋裡就算完了。



「好吧，我先來。」千尋有氣無力的說道，同時背對著星野桃向林大廚一個勁的使眼色，意思是說她身後的那個才是主菜，她自己只是裝裝樣子。



不過，如果她現在回過身來就會發現，身後的小列兵阿桃正一臉得意，伸出兩個手指向她的林軍醫擺出勝利的姿勢。



大廚嘴角一翹，並不理會二人，單手抓住千尋的雙腳，將她凌空拎起。



林偉新的個子在眾多大兵當中也算得上高的，同樣是槍林彈雨中闖蕩過來的，自然少不了一身肌肉，所以他單手倒提著女少尉自是十分的輕鬆。



俏少尉此時早已渾身酸軟，哪還有反抗的力氣，她心中盤算著做戲就要做全套，索性就任由那個混蛋擺弄。只要能哄著星野桃那個小丫頭乖乖的躺進湯鍋，自己吃點虧也就認了，大不了回頭再找那個混蛋算賬。



大廚把千尋拎到水台邊上，用手一拖將她輕輕平放在池中。



打開水龍頭，拿過一把刷子，仔細地刷洗起來。



一邊刷一邊用手這裡揉揉那裡捏捏，看看什麼地方肥，什麼地方瘦。



他手上用力，千尋被他搞得生痛，女少尉一把抓住大廚的兩腿之間，警告他不要假戲真做，趁機吃豆腐。



大廚歉然一笑，小聲地說：「對不起，習慣了。」



「千尋姐，痛嗎？」星野桃跪坐在案板上，看不清這裡的情況，關切地問。



「不痛，很舒服！」千尋強笑著說，她可不想把小桃嚇跑。不過她握住混蛋命根子的手卻加了幾分力道。



「阿桃，過來幫幫忙好嗎？」大廚也不是好相與的，立刻喊來個幫手給自己解圍。



「好啊！」



阿桃跳下案板跑了過來，興致盎然的問：「我來幹點什麼？」



「妳幫我把她洗刷乾淨，我去準備配菜。」大廚趁機脫身。



「千尋姐，妳的皮膚真好，又白又嫩。」星野桃一邊刷一邊評論：「咪咪好大，不像我的這麼小。」



「哇，妳的胳膊好結實啊！一定經常鍛鍊，肯定都是瘦肉，我就不喜歡吃肥肉。千尋姐，一會兒我可以吃一點妳胳膊上的肉嗎？」



「妳的腿好直啊，吃掉了實在可惜！」



「嘻嘻，姐姐這裡的毛真密。我的就很少，稀稀拉拉的像剛生下來似的。」



「姐姐，翻個身好嗎？我要給妳洗屁屁……」



大廚遠遠的聽著，在心中一個勁地偷樂。



千尋無可奈何的任由阿桃擺佈，心裡早就把混蛋的列祖列宗問候好幾遍了。



「來，把裡面也清潔一下。」



大廚遞給星野桃一個水管，水管的末端是一個特製的水嘴，是大廚按照自己胯下之物扣模翻制的真是奇怪的嗜好。



「插到後面。」他又補充道。



「啊…」



大廚話音剛落，只一轉身的時候，就傳來一聲撕心裂肺的叫聲。



只見，千尋雙手捂著屁股，在水池裡痛苦的蠕動，長長的水管已經插在她身後，也隨著她一起擺動。邊上的星野桃雙手舉在半空，一臉茫然。



大廚把手中的潤滑油塞到星野桃的手中，搖了搖頭，哭笑不得的說：「先要塗一些潤滑油。」



千尋用哀求的眼神看著林大廚，在這個混蛋的手裡至少她的生命還有保障。



大廚自認是個心軟的人，最受不了女孩這樣的眼神，接下來的活只好他自己幹了。



三下五除二，清腸、除毛，沒一會兒工夫已經把千尋裡裡外外、上上下下收拾得乾乾淨淨。



令千尋欣慰的是，星野桃對於這些事情好像很有些興趣，而且還十分的享受，在大廚忙乎千尋的時候，她自己就把自己收拾乾淨了。



「接下來該幹什麼呢？要把我們做成什麼菜啊？」星野桃問道。



她和千尋又回到了案板上，等著大廚進一步處理。



大廚嘴裡的牙籤，向上翹了翹，笑瞇瞇的看著千尋。



千尋頓時覺得渾身寒毛直豎，她預感要大難臨頭了。



她想跑，可稍微一動，剛才被星野桃戳過的地方就火辣辣的痛。



而且身上每一寸肌膚的也都同樣火辣辣的，那個混蛋給她全身除毛的時候，也沒有怎麼考慮她的感受。



大廚從他的醫藥箱中拿出一個鋼製的項圈給千尋戴上，千尋本想反抗，可看著那混蛋色瞇瞇而又十分真摯的雙眼，不知怎得迷迷糊糊就戴上了。



戴上之後才覺不對，自己不是只做做樣子嗎，怎麼假戲真做，比真的還真？



大廚也不容千尋多想，又再拿出一個不知是什麼的儀器，往千尋的項圈上一接，千尋立刻就失去了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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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尋自己不知過了多久醒轉過來，活動活動四肢都還正常，捏捏自己大腿也能感覺到痛，看得見，也聽得著一切，都很正常，難道自己沒事只給嚇暈了？



她心裡正納悶呢，耳邊傳來星野桃的吵鬧聲，這個小丫頭非要那個混蛋也給她戴一個同樣的項圈，千尋這才想起脖子上的東西，連忙用手一模，發現那個東西還在，只是好像比原來寬了一點。



「別鬧了，一個個的來。」大廚不耐煩地把小桃子推到一邊，轉身對千尋說道：「快點趴下把屁股撅起來。」



「你給我脖子上弄的什麼東西？」千尋對這個混蛋始終不放心，不知道他在自己身上動了什麼手腳。



「沒什麼，只是一些保護裝置，保護妳的神經。不要問了，快點把妳弄完，就該是這個小傢伙了。」大廚說著，背過身去擋住星野桃的視線，向千尋眨了眨眼。



千尋將信將疑，但她現在已經滿腦子漿糊搞不清狀況了，只好順從那個混蛋的命令，畢竟兩個人曾經說好了一起把小桃弄下鍋，理論上算是同夥。



大廚把千尋的屁股向上抬了抬，又分開他的雙腿，拿起剛才的那個水嘴從後面插了進去，這次不知水嘴上塗了什麼東西，很順利的就進去了。



讓千尋覺得如果不痛的話，這種感覺也不錯挺充實的。



水嘴後面接著一個管子，千尋看不見管子通向何處，但是她知道這次進來的不是清水，是一種稠稠的像粥一樣的流體，進去之後肚子裡面熱乎乎的。



「那是什麼？」千尋好奇的問。



「那東西可多了，有肉泥、酒糟、大蒜……」大廚一邊灌一邊講解。



等灌得差不多了，就把那個水嘴拔了出來，用一個早準備好的軟木塞把口堵住。



接著，雙手分別拎著千尋的腳踝將她提起掛在兩個從房頂垂下來的鐵鉤上。



千尋這才發現自己腳上不知何時被套上兩個皮套，估計是自己昏迷時那個混蛋幹的。



「桃子，去櫃子裡給我那桶酒來！」大廚招呼道。



「酒，怎麼會有酒？」



雖然被倒吊著千尋還是聽出了事有蹊蹺，船上早就沒糧食了，釀酒的原料從何而來？



「船上自己釀的。」大廚隨口答道。



「那釀酒的糧食從哪來的？糧食機不是壞了嗎？」千尋質問道。



「啊？」大廚嚇了一跳，發現自己說漏了嘴，嘴裡的牙籤也掉了下來。



他想了一會兒說：「妳說的對，是壞了，我又把它修好了，修好了之後我覺得這麼多糧食不能浪費呀，所以就用來釀酒了。啊，對！就是這麼回事！」



「你有糧食釀酒，卻不給戰士們吃！我們這麼多姐妹就這麼毫無意義的被他們吃掉了！你這個你這個你這個大混蛋！」



千尋被他氣得渾身顫抖。她想到那些姐妹都是自己一個個的送到這個混蛋手裡的，更是無法抑制自己憤怒與愧疚。



「本來我是想把糧食拿出來的…」大廚辯解著道：「可是那些小伙子們不願意，他們覺得女孩子的肉更能激發他們的戰鬥力。而且，妳爸爸也挺喜歡這些酒的。」



千尋已經快被氣暈過去了，憤怒的情緒使她根本無法思考。



「阿桃，快點跑呀！這是這個屠夫的騙局！」千尋終於想到怎麼罵這個混蛋了，她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讓星野桃趕快脫離這個屠夫的魔爪。



「屠夫？他是大廚，屠夫是他的基本功啊！」星野桃抱著一罈酒，笑瞇瞇的站在大廚的身旁。



「陷阱、騙局、陰謀……」千尋發現自己是多麼的愚蠢，完全落入了別人的圈套之中了。



「妳從一開始就知道，是不是？妳們根本就是要把我騙入局，對不對？」



千尋還抱有一絲希望，她希望阿桃說是被逼的，那樣她就可以原諒阿桃，她至少還有一個姐妹。



「不完全對！」



阿桃把酒罈遞給大廚，蹲在千尋面前認真的向她解釋：「其實，我是主動找到林軍醫的，我迷戀他很久了。我想在他修長的雙手中變成美味佳餚，然後我的身體會被一塊兒一塊兒的放入他迷人的雙唇，我要在他的口中溶化，進入他的身體，成為他的一部份。」



看著阿桃癡迷的神情，千尋覺得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雖然她的汗毛早已經被那個混蛋屠夫清乾淨了。



「還有一點，妳說對了…」



星野桃接著說：「我確實是想到了基地之後換個更迷人的身體，我現在太瘦了，而且胸部還這麼小。阿玲她們也是和我一樣。」



「好了，妳聽到她說的了…」大廚向千尋說道：「這些事我以前都不知道。不要怪我，責任不在我身上。」



「酒是用來幹什麼的？」阿桃好奇的問。



「灌到她存水的地方，那樣一會兒烤起來就不會太乾。」



大廚一邊解釋一邊灌，灌完接著說：「我去準備火，妳把那些剩下的填料灌道她後面去，五分鐘一次，直到從她前面流出來時，妳叫我。」



「那你什麼時候弄我啊？」阿桃衝著大廚已經離去的背影喊道。



「等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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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說兩句吧。」林大廚捅了捅身邊胖子道。



「啊？我說兩句？」胖子端起酒杯，拽了拽身上皺巴巴的大背心站了起來：「兄弟們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兄弟們賞臉要給我過過生日！」



胖子頓了一下，又接著說：「大伙的意思我明白……不就是說，你這個老傢伙，撲騰了這麼多年，過了今天都五十的人了，怎麼還只有這麼一艘船，還只是個船長呢？」



餐廳裡頓時鴉雀無聲，連躺在盤子裡的千尋都停止了呻吟，想聽聽自己的老爸有什麼話要說。



「十年前，兄弟們隨我起事，十年間老兄弟走了不少，小兄弟來了不少！我們沒趴下，沒散伙，沒讓人給吃了，不容易啊！」



說起往事，在場的一些老字輩都不禁擦起眼淚。



「但今天，我要對大夥兒說，苦日子到頭了！明天的這個時候，我們就會達到我們這趟的目的地！那隻大肥羊的老巢了！」



話音剛落，整個大廳立刻開始沸騰起來。



「再用不了一年，當初我向你們許諾的榮華富貴就會實作品了，而且，只會更多，要多十倍！」



「烏拉！烏拉！……」



「萬歲！萬歲！……」



所有的人都跳了起來，所有的人都在歡呼。



「今晚盡情的吃！盡情的喝！明天盡情的殺！宇宙就在你們腳下！」



胖子將手中的酒杯一飲而盡，然後很帥氣的將杯子扔在地上摔個粉碎，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演講。



坐回到座位上，湊到唯一還保持鎮靜的大廚耳邊輕聲地問：「怎麼樣，還行嗎？」



大廚點了點頭，表示肯定。他對自己你的稿子和這個胖子的表演能力都很有信心。



「只是那個杯子我有點心疼。」胖子看著一地的碎玻璃，肉疼的說。



大廚拍拍胖子的肩膀，指著一桌的飯菜說：「吃點去，妳女兒的乳房烤得不錯。」



提到吃的，胖子來了精神，拿起盤子和刀叉憤然向餐桌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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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胖子以外還有一個人今晚心情不好，就是趴在千尋的身旁的星野桃。



她雖然和千尋一樣趴在盤子裡，可她的脖子上沒有千尋那樣的項圈。



長長的餐桌，被兩個大盤子佔去了大部份，兩個盤子一個盛著贏千尋，一個裝著星野桃。



千尋渾身被烤成金黃色，用筷子輕輕一按，滋滋的冒油，外焦裡嫩，皮脆肉香。



她被放在特製一人長的陶瓷碟子中，碟子鑲著金邊，碟上有五彩龍鳳圖案，釉色均勻，色彩華麗，一看便知是皇家御用之物，價值不菲。



千尋對於盛她的盤子沒有過多的在意，她現在的感覺就像在天堂與地獄間徘徊。有如高潮來臨般的快感在她身體裡迴盪，但是總也不能真的來臨；



快感強弱雖時有變化，可總也不會完全消退。她身體可以活動，但渾身無力，即便能動也幅度不大，也只有手、腳倒是靈活，可哪也夠不到。



她現在最想要的就是什麼人抓住插在她下面的香蕉，狠狠地給她個痛快。



可是，一個個饞鬼在她身前走過，都只是對著她吞口水，沒人敢上前動手，膽子最大的也只是從她身邊拿了節黃瓜，扭身就跑，害得她白高興了一場。



相反，阿桃倒是蠻受歡迎。



她現在被埋在一堆水果之中放在一個銀質的盤子上，銀盤也是特製的，同樣一人多長，製作精良，雕刻精美，上面的西方皇室紋章更是用金線寶石鑲成，自然也是難得之物。



令小桃子生氣的是，那個壞廚子騙她，把她做成涼菜而不是像千尋姐姐那樣的燒烤。



其實她連涼菜都不算，只能算是個裝涼菜的盤子，不過是把她放在水果堆裡糊弄她玩兒的。



「妳真幸福！」小桃子羨慕的看著躺在盤中不住呻吟的千尋。



「別安慰我了，我現在都快死了。」千尋的意思是那種將近高潮時的強烈感受。



「林軍醫肯定很喜歡妳！」小桃不無嫉妒的說。



「鬼話！」能和小桃聊兩句分散一下精力，讓千尋覺得不那麼難受了。



「一個男人想盡辦法去讓一個女人得到快樂，難道還不是愛她嗎？」小桃說道。



千尋被小桃說得一愣，想想那個丫頭說得也很有些道理，不禁呆了。



「喂，桃子，等會再聊，醬沒了！」一個大兵拍拍小桃的屁股說道，他把盛滿水果的盤子放在小桃兩腿之間等著。



小桃後面微微用力擠出一些淡黃色的薩拉醬落到盤子裡。



「多了！算便宜你了，快走吧！」小桃打發走大兵，接著和千尋聊天：「也不知道這幫男兵怎麼吃得下？」



「千尋妳看上去這麼誘人怎麼沒人吃呢？要不是我被軍醫綁在這，早就撲上去了。」



小桃興致勃勃地說：「其實軍醫並不是很討厭我，他說如果妳被吃光了還不夠，就把我做成涮鍋。」



千尋被小桃搞得哭笑不得，不知說什麼好，這個小丫頭判斷那個混蛋喜歡的女人的標準，竟然是那個混蛋有沒有用這個女人做菜！



「不行，我要鼓動他們來吃妳啊，不然我就沒希望了！」小桃說完，大聲叫道：「快來吃烤千尋啊！烤得好香啊！來晚就沒了！」



被小桃這麼一叫，人們都把目光投向了正在一旁竊竊私語的胖子和大廚，而胖子也和大夥一樣看著大廚。



感受到眾人的期待，大廚不緊不慢的穿上拖鞋，站起身來，嘴裡叼著牙籤，一搖三擺的向餐桌走去。



胖子一手端著盤子一手拿著叉子，屁顛屁顛、樂呵呵的在後面跟著。



「哎，都不敢動手，還是我來分吧！」大廚拿起刀叉朗聲說道。



大廚刀起叉落，眾人還沒看清怎麼回事，千尋的一隻乳房已經到了盤中。



他環顧四周正琢磨著著該給誰呢？



胖子蹭的一下躥了過來，一把奪過大廚手中的盤子，然後喜滋滋的閃到一旁，張嘴就要品嚐。



看到老爸的醜態，千尋氣就不打一處來，她憤怒的罵道：「死胖子，妳女兒的乳房好吃嗎？」



胖子腆著臉咧嘴一笑，說道：「我還以為妳睡著了呢？怎麼樣？妳嚐一口，味道不錯。」



父親竟是這樣一副嘴臉，一股悲憤之情立刻湧了上來，兩行熱淚奪眶而出，千尋哭道：「妳為什麼這樣對我和我的姐妹們？我可是妳的女兒啊！她們也都是你看著長大的呀！」



胖子的皮就是夠厚，竟然一點不為所動，嘴裡塞滿了女兒的乳房，湊到女兒的耳邊含糊不清的說：「妳老爹帶著他們幹的是要誅九族的買賣，沒有天大的好處，這幫兔崽子早把我這把老骨頭給拆了。那時候妳想只留個腦袋都難了……」



父親的話著實出乎千尋的預料。



「不過妳的咪咪確實夠味，比妳媽的強多了！」胖子把嘴裡的肉嚥了下去，這句話說得倒很清晰。



說話間，另一隻乳房也到了盤中，大廚環顧四周，沒人敢上來接。



他向角落裡的一個小男孩招了招手，大聲說道：「贏政，你過來，你姐姐的，這個給你！」



男孩只有十來歲，人長得有幾分英氣，和他的胖子老爹一點都不像，倒和那個廚子氣質上有幾分相似。



他走過來接過盤子，先向大廚深鞠一躬，然後環顧左右，沒人有什麼意見，最後他望向自己的姐姐。



千尋十分疼愛這個弟弟，母親死得早，對於小贏政來說姐姐扮演了半個母親的角色。



千尋向弟弟點了點頭，眼神中透著慈祥和愛憐。



小贏政又回頭看了看身後的林伯伯，大廚輕輕撫了撫男孩的頭髮，對男孩點了點頭，很難得一本正經的說：「記住你姐姐！」



大廚運刀如飛，只見肉起不見刀落，沒人再能看清他的動作，一會兒工夫，已經分出了幾十盤。



大廚依序將肉分給一眾兄弟。



據後來宮廷密檔案記載，得到肉的兄弟，最終都身居高位，即便很早戰死的其後人也封王封侯。



但據當事者的後人轉述，那些拿到肉的兄弟無不膽戰心驚，有幾個甚至宴會未完就逃回住艙寫遺囑，沒有提前逃走的，也都在宴會完了立刻找人託付家小，安排後事。



其它人看著這些有吃肉之人的，就像看已死之人一樣。



果不其然，之後的諸多戰事之中，他們都被派去完成那些九死一生的工作，換句話說，他們的一身榮華，也都是用命換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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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廚沒有將肉分完，剩下一些留在那裡任人取用。



大廚的刀快，千尋沒什麼感覺，別人的刀法可沒這麼好。這下有千尋好受的了，每切一刀，她都會一陣顫慄，不是因為痛，她的痛覺已經被大廚轉換成了快感。



多年後，她和小桃聊天時無意中透露，在歸屬那個混蛋之前，自己所有的高潮加起來都沒有那天晚上來得多來得猛。



有一兩個膽大的帶頭，一個個好色貪吃之徒蜂擁而至。



落入一幫愚蠢男人的口中雖令千尋有些不快，但想想這些都是將死之人也就罷了。



放下心事，千尋得以從容享受那個混蛋留給自己的快樂。



不過還是有一些令千尋十分尷尬的事情發生。



一個小隊長捧著她的一雙腳，跪在她面前表白：



「千尋小姐，自從我第一次見到妳的那一刻起，我就愛上妳了！我知道妳對我也是青睞有加，每次出操的時候，妳都會用妳這美麗的玉足，踢在我的臀部。我要將他保留在身邊，讓妳得玉足保佑我戰場上英勇頑強……」



千尋心想，我踹你是因為你每次都跑得最慢，還到我這來添堵，心中火起，怒道：「滾！」



小隊長正要繼續，一個壯漢走過來照著他左眼就是一拳，然後搶過一隻腳，說道：「那麼小的個，還要吃倆，不怕撐著？」



小隊長抱著剩下的一隻爬起來還想繼續，又來了一個壯漢，照著他右眼又是一拳，然後搶過他手中剩下的一隻，說道：「那麼小的個，吃了你也跑不快！」



小隊長兩手空空爬起來，不知道該不該繼續，又來一個壯漢照著兩眼一邊一拳，打完之後見他手裡什麼都沒有，又補上一腳道：「這麼小的個，也不找點兒吃的補補！」



千尋身上的肉一塊兒塊兒的少了，她也不記得有過多少次高潮了。



這時大廚端著個空盤子走了過來。千尋看見了那個混蛋，想要罵他兩句，剛才小桃子的話卻又迴盪在她耳邊，話就怎麼也說不出口了。



看看自己著剩下一些內臟和她兩腿之間原本最隱秘的地方後一個地方沒人敢去碰，除了這位混蛋大廚。



大廚走過來，笑嘻嘻的看看千尋，又看看她剩扔下的那塊肉。



千尋心裡竟然希望那個混蛋把自己最隱秘的快樂源泉吃下去，這樣的想法讓她自己都嚇了一跳。



「唉呀，流了麼多汁出來，一定爽歪了吧？」大廚看著千尋那個地方咋咋嘴說：「鮮嫩多汁，現在吃是最好美味的了，不枉費我一番力氣修改妳的神經線呀！」



「混蛋」除了這兩個字，千尋還能說什麼呢？



「咦，這麼好東西怎麼沒人動啊？」星野桃不知從何處鑽了出來。



她身上的水果早就被吃完了，人也恢復了自由，於是就光著屁股四處亂竄找吃的。



「我正餓著呢，肚子裡的東西全都被那些饞鬼給吃光了！」小桃老實不客氣地把千尋剩下的最後一塊放到自己盤子裡。



「千尋姐，妳下面流了這麼多汁！妳肯定快活死了！我好羨慕啊！」



「讓我舔舔妳這個小豆豆，就像今天下午那樣？」



「好濃的酒香啊？那麼大一壇，被妳濃縮成這麼少一點，千尋姐，妳好厲害啊！」



「還有這個香蕉都浸透了！」



小桃正吃著高興，猛然想起了身邊還站著個人呢！



回頭看看軍醫空蕩蕩的盤子，立刻很大方地把香蕉放到了他的盤子裡。



大廚氣急敗壞的看著這個小丫頭，一點辦法也沒有。



小桃把千尋的蜜汁舔得乾乾淨淨，然後半蹲下身子，叉開雙腿，把盤子放到兩腿之間，滿滿的澆上一層薩拉醬。



「我留了好多。」她笑嘻嘻的對千尋講。



邊上的大廚碰了碰小桃，衝她努了努嘴，把盤子伸了過去。



小桃接過盤子一樣的撒上了一層薩拉醬。



「要果酒嗎？」小桃拿起個空酒杯，從自己前面接了一杯綠色透明的飲料遞給大廚。



「小桃……」遠遠的有人在叫她。



「又要酒了，這幫酒鬼，怎麼不把你們醉死？」小桃端著自己的盤子，顛兒顛兒的跑過去。



沒跑兩步，她又轉過身問大廚：「千尋姐已經被吃完了，要吃我了嗎？」



大廚笑著搖了搖頭。



女孩一聽立刻歡天喜地，蹦蹦跳跳的跑走了。



跑到遠處又轉過身來大聲說：「林大哥，我先去玩兒會，待會兒再做我！還有，千尋姐妳的小豆豆好好吃啊，裡面都是水！」



被小桃子這麼大聲的一喊，兩朵紅雲頓時爬上了千尋的面頰。



又只剩下千尋和她那個混蛋了。



混蛋看著千尋說：「現在只剩下這塊兒是屬於我的了。」說著，他從千尋的肋骨間拿起她的心放到盤子裡，心還在跳動。



千尋覺得自己的心空了，不見了。直到看著那個混蛋把她的心放到口中，一口吞了下去，她才覺得自己的心又有了著落。



「女人的心就是小，心眼兒也小。不過真想一口吞下去還是要費點勁的。」



混蛋被噎得夠嗆，多虧得小桃的那杯果酒才送得下去。



大廚將千尋剩下的東西收拾了一下放到冷藏箱中，把她的腦袋從骨架上拆下來抱在懷裡。



千尋的頭徹底離開了身體，失去了依靠，她向那個混蛋問道：「你要把我如何安置？放到你的臥艙去嗎？」



「妳想和阿玲一樣嗎？」那個混蛋叼著牙籤壞笑道。



「滾！」千尋沒好氣地白了他一眼。



……



邋遢的男人，一手拎著一個冷藏箱，一手抱著一個女人頭。



一個頭，一個人，有說有笑，消失在黑暗中……







（九）







深夜，艦橋上一個啃著豬蹄的胖子和一個叼著牙籤的廚子。



胖子問：「都準備好了？」



廚子說：「嗯！」



胖子問：「都上去了？」



廚子說：「嗯！」



胖子問：「都帶上了？」



廚子說：「嗯！」



胖子問：「都送走了？」



廚子說：「嗯！」



胖子說：「那就開始吧！」



廚子想了片刻說：「嗯！」







（十）後記







胖子在宴會上的豪言壯語並沒有實作品，由於叛徒的出賣，他們受到了埋伏。



為了掩護一幫兄弟，胖子戰死了，徹底的死了，連灰兒都沒留下。



廚子帶著胖子的兒子和少數的十幾個兄弟逃了出來，其它人都戰死了，包括那個叛徒最終也為了掩護廚子戰死了。



可能還有些沒死……



由始至終星野桃都沒有出現，那幾十個吃剩下來的人頭也都不見。



後來，胖子的兒子做了皇帝，他兌現了胖子的諾言。



而廚子依然做他的廚子。



再後來，



有人傳說廚子家裡有很多人頭，而且總有一個光著屁股的小女孩抱著人頭跑來跑去。



大家都說這廚子用人做菜，所以就叫他人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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